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突厥语历史音变的五条基本规律 

李 树 辉 

[~ ：]u>blvlw／j>fl、m／b／p>v／w／f>fl、g>v／w／j>O、q／~>X>fl、a a／aXa>a：>a是突 

厥语历史音变的五条基本规律。古代不同部落和不同地域的语言中所具有的不平衡 

性表现为诸多现代语言的不同特点。 

历史音变在不同部落和不同地域的语言中的不平衡性，是导致 “d音化”的前古突厥语 

(3 世纪)发展为分化型方言 (j方言、南方言、6方言、z：Y言、混杂方言)和混合型方言 

(n方言、h方言)等古突厥语 (7一l2世纪)，并进而发展为诸多现代语言的重要原因。①探 

讨这些语音的演变、发展轨迹，有助于深化对突厥语族语言的分化过程以及现代诸语言语音 

特点形成原因的认识。本文拟就突厥语中若干最基本的历史音变问题进行探讨。 

一  音向b／v／w／j诸音的演化和脱落 

将不同历史时期的语言材料相比较可发现：在 8世纪的文献中处于词尾或两元音之间的 

b在成书于 l1世纪的 《突厥语大词典》(以下简称 《词典》)中均演变为v，w，而在维吾尔语 

中则均为j音。例如： 

8世纪文献 《词典》② 维吾尔语 汉 义 
●  

房屋 eb I．43／1 10 ev／ew／ov 叼 

I．506 sevyg s~jymlyk 亲爱的 

seb— II．20 SEV． soJ一 吻 

II．137 sevff- s yS- 接吻；相爱 

sebin— II．216 sevin— soJyn一 爱 

II．264 SEVtyr— s~jdyr一 让亲吻 

sub II／．178 SUV SU 水 

III．510 sEvint$ s巧y工 s巧ynlfe 喜事：欢乐；喜钱，赏钱 

值得注意的是，《词典》中的SUV“水”，在古代回鹘文史诗 《乌古斯可汗的传说》(以下 

简称 《传说》)中写作SIlK或USUI~；而在现代语言中亦有多种语音形式。例如：SU(维吾尔语、 

。 李树辉： 《古代突厥语方言研究》， 《喀什师范学院学报》2002年第5期，2003年第1、2、4期，2004 

年第1期。 

。 本文所引 《突厥语大词典》1—3卷的材料均源于新疆人民出版社1980、1983、1984年维吾尔文版，分 

别简称为 “I”、 “II”、 “III”，后面的数字为所在页码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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土耳其语、鞑靼语、卡拉卡帕克语、西部裕固语)；Xiu(巴什基尔语)；su：／su~(阿尔泰语)； 

suv／su(撤拉语)；SUN(哈卡斯语)；suw／su~(土瓦语)；saw (哈萨克语、乌孜别克语、库 

慕克语)；SUl(柯尔克孜语)；u：(萨哈语)。 

《词典》中的SUV“水”，在附加第三人称领属词尾时使用的形式为-T。如：I．131：miI 

suvi(额尔齐斯河)；1II．47：iabaqu suvi"“雅巴库河”。在维吾尔语等语言中虽写作su，但附 

加领属人称词尾时，却要补加上一个j音。如：su+j+imiz>sujimiz“我们的水”。也即是说， 

诸突厥语言中的SH、Sill系由sub／suv／suw演变而来；而sub／suv／suw．~U当由SUN演变而来。如若 

再参考萨哈语的u：，该词的蒙古语词形USU以及 《传说》中的HSUg，可进而推断其最为古老的 

形式当为*USUN。以上结论，还可通过其他词语形式予以证实。 

《词典》在解释 eSgek“驴”一词时称该词还可说成 ek(I．150)，同时收录了 如￡k 

词条 (I．154)；在解释OVI'H~“锁骨；山脉断裂复合处，脊椎连接处”一词时称该词的正确 

写法为OIJ'l'U~(I．159)，同时亦收录了oB'rul~词条 (I．133)。另如： I．613：tan~aq“喉咙”， 

维吾尔语作tamaq； I．614：fforn~q“红脚鸦”，维吾尔语作ffomuq； I．87：u “大”，维 

吾尔语仍为uh ，库慕克语为ulm，阿尔泰语有ulm和ul 两种形式，鞑靼 (塔塔尔)语作olo， 

诺盖语作ulli，哈萨克语作uH；I．502：tirig“活的”，维吾尔语作tirik，阿尔泰语有tiry：和tirik 

两种形式；I．507：kit$~k“小”，维吾尔语仍作kitgk，库慕克语作ki ，撤拉语作l【itIi；I．43／110： 

ev／ew／ov“房屋”，维吾尔语作蜘，土瓦语作 g和owh；HI．209：talc“山”，维吾尔语、撤拉语、 

西部裕固语和哈卡斯语中仍作talc，土瓦语作d ，土耳其语作da：／da~，乌孜别克语作tag，哈 

萨克语、诺盖语和塔塔尔语作taw，柯尔克孜语作to：／tau；III．208：b “带子”，维吾尔语仍 

作b ，撤拉语作pag，哈萨克语作baw，柯尔克孜语作bo：。与此相应，维吾尔语的belwa~“<bel 

b ，腰带”，哈萨克语作belbew；I．77：OB'UZ“初乳”，维吾尔语仍作OB'UZ，哈萨克语作uwez； 

I．74：alm “重，严重，重大”，维吾尔语作eff／r，哈萨克语作awer； I．77：agiz“嘴”，维 

吾尔语作egiz，哈萨克语作awez； I．133： “疼，痛，病”，维吾尔语作 呐 ，哈萨克 

语作awrew；I．533：qamm“甜瓜”，维吾尔语作qo~-un，哈萨克语作qawen；I．86：撷 lf“熊”， 

土瓦语作ad ，维吾尔语作ejiq，哈卡斯语作 ，哈萨克语作aju，土耳其语作aji； I．101： 

ob"ul“儿子”，在诸多突厥语言中都为ob'ul，哈萨克语和诺盖语作ul，而楚瓦什语则为ewa wal。 

至今，在维吾尔语木尔吐克土语中，仍存在着许多w／g的交替现象，即标准语中两元音 

之间的w音，在木尔吐克土语中发成 音。 例如：tuwaq>tu~aq“锅盖”；mwaqla一>tu~aqla一 

“堵”。据此，我们有理由认为，上古突厥语时期处于音节末尾、词尾或两元音之间的V，w音， 

在前古突厥语时期读为K音，约自中古突厥语 (13—15世纪)时期开始又演变为j音，或进而 

脱落。 

二 m／b／p音Nv／w／f~音的演化和脱落 

诸音的发音部位相同，仅发音方法有别，故而具有互相转化的条件。据 《词典》记 

载，b音和m音的对应关系，也正是乌古斯人、克普恰克人、苏婆人的方言和突厥人的方言的 

重要区别性特征。即后一方言多将前一方言中位于词首的b音改为m音。例如：ben~men“我， 

。 木哈白提 ·哈斯木： 《木尔吐克方言》， 《语言与翻译》1991年第2期。本文所引木尔吐克土语的材 

料均源于此文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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I．514)；byn-myn“肉汤”(I．514)；bykym～mykim／mykin“女式”(I．514)；be～mE“咩 

咩”(III．286)。上古突厥语时期存在于不同方言中的这种b／m对应关系，亦为现代语言所继承。 

例如：土耳其语中的ben“我”，在诸多现代突厥语言中作men／men；维吾尔语的bojun“脖子”， 

哈萨克语作mojun，西部裕固语作moen／moin；维吾尔语的bilen(<bide)“和，用”，在哈萨 

克语中作menen／benen。 

从发音部位 “舌位”来看，m／b／p诸音亦与v／w／倍 相同，因而也同样具有转化的条件。 

IⅡ．43便收录了表示 “裙子”意思的juvqa、jupqa等两种形式，且称jupqa还可拼读成jufqa。 

Ⅲ．48称：‘'jap玎an——蒿。此词另~javffan的拼读形式。这与上述有关P换作珀勺规则相同。” 

IⅡ．33称乌古斯部族24部落之一的java部落亦可拼读成jawa~jafa。III．11收录Tjafuz“凶恶 

的，坏的”一词，III．157和III．468又收录TjavuzlandY“被认为是凶恶的，被认为是坏的”、 

iavuzlad'／“认为是凶恶的，认为是坏的”等两个派生词。 I．137对 epmek词条的解释为 

“印m￡k一 馕。样磨、突骑施人及某些乌古斯、克普恰克人的词汇。阿拉伯语中也有这种 

语音交替现象。由于发音部位相近而将P换为v，将v换为t。⋯⋯但这一规则不适用于突厥语。” 

其实，《词典》中便有此类例证，如 I．138就收有 etmek“馕”一词。据语音演变规律来 

看，t音亦即etmek当是其最为古老的形式，而P音亦即epmek~,U当是后起的语音形式。 

m／b／p诸音与v，w音的转换现象，在维吾尔语木尔吐克土语中表现得非常突出。例如： 

转换类型 维吾尔标准语 木尔吐克土语 汉 义 

b>m obdan amdan 好，善 

、Ⅳ>m nawat namat 冰糖 

ffapaq ffawaq 眼屎 

p>w kepek kewek 麸皮 

sopun sowun(sogtm) 肥皂 

p向v，w音的转化现象，即使在维吾尔标准语中同样表现得非常明显，可以说是一种具有 

普遍性的历时音变现象，如：k句ip almaq>kejiwalmaq“穿上了”：j印almaq>jewalmaq“吃了”。 

前引 epmek“馕”的历史演变，尤能说明这一问题，即：epmek>evmek>emek，进而在 “h 

音化”规律的作用下演变为hemek(=hemek)。hemek--词，至今仍在维吾尔语喀什噶尔话 

中使用。可见，m／b／p诸音 v／w音的演变并进而脱落，亦是突厥语语音历史发展的规律之一。 

三 g-曰e,-l~v／w／j诸音的演化和脱落 

与lf音l~b／v／w／j诸音演化的规律相似，突厥语中的g音也具有~v／w／j音演化并进而脱落的 

规律。I．43／110：ev／ew／ev“房屋”，维吾尔标准语作 ，土瓦语中有0g和ewh两种形式；I．566： 

~igne“碗，器皿”，维吾尔语作 ￡；维吾尔标准语中的km “煤烟子”，在维吾尔语木尔吐 

克土语中却作koge。“驴”在 《词典》中有 啦 ￡k和 ￡k两种形式，分别释为：“ g￡k_ 驴。 

两种语言之一称作 ￡0￡k。其中的j字母代替了重叠的两字母中的一个。”(I．150)“ ￡lr_  

驴。也说成 ￡fg￡k。用j音拼说此词较雅致。”(I．154)以上记载表明，11世纪时该词中的g 

音还正处于向i音演化的进程中。可证明这一点的是，该词在维吾尔语中已演变为啦k，在柯 

尔克孜语中为 fek，在西部裕固语中作e ek。g音显然是先演变为j音，之后又进而脱落，即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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ej．g ￡JJek>eSek>eSek／eJ'ek／e~ek。 

除了g音具有向j音演化并进而脱落的规律之外，甚至于连gi音组都有整体脱落的现象。 

《词典》称："jigH igijigatj"“枝条交错生长的树”。有时因g音脱落也说成jijigatJ"的形式。 

jigi tiI“无间隙的紧密的牙齿”。tonjigi tik“将棉衣的针脚缝密”。针脚被说成ii。此词的原形 

为jigi。”(Ⅲ．3 31)jigiq~gi音组脱落的历史进程，显然是jigi>jiji>jii>ji。 

在维吾尔语木尔吐克土语、库车土语、塔里木土语、阿图什土语以及罗布泊方言中，至 

今仍存在着g～W交替的现象。如标准语中的W音，在木尔吐克土语中多发成g音或脱落： 

wapa>gupa“信义”；wapadar>gupadar“忠实的”；~uwan>d3ugan“少妇”；hawanffa>hagantSa 

“研钵”。标准语中第二音节以W音开头，以r音结尾的词，在木尔吐克土语中w音脱落 (暗  

发成J音)。例如：qo、Ⅳ1】舰 >qo腰a“肋骨”；selwir>selua“筛子”；电anwap电aUlLI“动物”； 

jalwur>jalua“恳求”。据调查者报告，在老年人的发音中，W音的g音化现象十分普遍；而青 

年人有时发W音，有时仍发g音。表明g音正处于向W音转化的进程之中。另如库车的老年人将 

miwilik“有果实的”说成lr~gylyk，阿图什土语中亦将dsuwa“皮袄”说成d3uga，将zuwula 

“剂子，福分”说成zugula。 此外，在哈萨克语和土耳其语中，也同样存在着g音向j音演变 

的现象。如维吾尔语的ige“主人，所有者”，哈萨克语和土耳其语均作ije。由此亦可看出g 

音向v／w音演变、发展的轨迹。 

四 q／If音向)c音的演化和脱落 

q／n~X的演化并进而脱落亦是突厥语历史音变的规律之一。 

q，If音的“X音化”现象约出现于7世纪初。立于蒙古国哈尔乌苏的《多罗郭德回鹘文碑》， 

为木杆特勤 (buqan tegin)的纪功碑。木杆之父土门 (tym￡n)于魏废帝元年 (552年)正月 

自号伊利可汗 (el qagan)，约于当年便去世，可汗由木杆继任。 由碑文中自称 “木杆特勤” 

度之，该碑当立于552年。另在新疆昭苏县种羊场小洪纳海石人粟特文题铭中，亦有“muXan 

可汗之孙，像神一样的⋯⋯nri可汗”，“持有王国二十一年”的内容。“muXan可汗”也便是 

“木杆可汗”，“nri可汗”亦即泥利可汗。泥利为木杆之孙、鞅素特勤之子，587年继任可汗， 

卒于 600年或 601年。碑文中保留了“q音化”形式，而在石人题铭中已出现 “)c音化”现象。 

前突厥汗国为乌古斯部族所建。据 《词典》记载，将q音发成X音的现象正是乌古斯语和克普 

恰克语的特点：“q l】——哪个，哪一个。此词也可以说~Xaju。q音换成了X。乌古斯人和克 

普恰克人将q变为X。他们是Xal@ 人的一个阶层。突厥人说qizim ‘我的女儿’，他们则说成 

；(izLm。突厥人将 ‘你在哪儿’说成qanda erdirl，他们则说成Xanda￡rd 。”(111．301) 

《词典》中同时亦收录了若干“)c音化”词汇，如 I．567：barXan“巴尔罕”；m．41：jaXfi 

“好”；Ⅲ．215：Xaqan“可汗”；m．215：Xan“汗”；III．567：xalaff“哈拉奇”。另有一些词 

在《词典》中为“q音化”形式，而在维吾尔语中却为“X音化”形式。例如：I．298：uqmr一>uXtur- 

“通知”；I．533：qatun“可敦，夫人”>~otun“老婆”；I．566：qofni>Xofna“邻居”；Ⅲ．569： 

barsnan>barsXan“巴尔斯罕”。某些词中的q音演变成X音后进一步脱落。《词典》关于qulaq 

。 米尔哈雅提 ·米尔苏丹著，吾买尔 ·尼亚孜译： 《阿图什方言的某些语音特征》，《语言与翻译》1993 

年第1期。 
。 岑仲勉： 《突厥集史》，

、

中华书局，1958年，第965页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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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
词的解释，恰好为这一演变过程提供了佐证：“qulaq——耳朵。有人说qulXaq。也有人说 

qulqaq。最前面的说法是正确的 (I．498)。” 

峭 演变为)C音的现象，亦常见于古代碑铭文献和写本文献。如terjriqan“天可汗”、qan 

“汗”、barsgan“巴尔斯罕”、b~qan “佛”、tarqan“达干”、qatun“可敦，夫人”、qo玎u“高 

昌”等词在吐鲁番出土的TIlT号和 I B4672号回鹘文木杵文书中便写作terjriXan、Xan、barsXan、 

b~Xan、t(a)rXan、Xatun、Xoffuo 

五 aga／aXa音组向a音的演化 

aga／aXa音组向长音al演化并向短音a的演化是突厥语族语言的一条重要历史音变规律。 

众所周知，“可汗”为突厥语qagan(<Xaqan<Xam<Xan)的音译。qa~an为该词最为古老的语 

音形式，曾见于突厥语碑铭文献及 《传说》；《魏书．蠕蠕传 所载柔然首领社仑 “自号丘豆伐 

可汗。丘豆伐，犹魏言驾驭开张也；可汗，犹魏言皇帝也”则为该词最早的汉译形式。∞社 

仑称可汗的时间，在 394--402年之间。此后，又为突厥、回纥、黠戛斯、契丹、蒙古所沿用。 

吐蕃亦曾借用过该词。关于qa~-an<Xaqan<Xam<Xan的历史演变，学术界一直存在着仁智之论， 

而该词的演变又恰与突厥语ar~a／aXa>a：>a音变规律密切相关。 

Xa>a a和q／lc 音变现象，至晚到 8世纪末便已出现。由此也就出现了q an的各 

种变体_ xan、Xam和Xaqan。此后的 《契丹国志》称君主日 “呵”，《女真译语》称金帝日 

“罕安”，《元朝秘史》称元帝日 “合罕”，当均为)Can、)C锄或Xaqan的音译。《词典》对Xan 

和Xaqan的解释为：“)Can——汗。突厥人最大的帕迪夏 (padiJ'a，国王)。阿夫拉西雅甫的儿 

子们也称为汗。阿夫拉西雅甫本人则称为可汗 (Xaqan)。关于这一称号的来历，有一个很长 

的故事。”(I．215) 

今天虽已无从知晓这一称号的来历，不过，上文倒是为qa~an>Xaqan>Xan的演变进程， 

亦即 Xa>a a和q／lc 音变现象的存在提供了佐证。据此可知，Xaqan和Xan的语义并无区 

别，仅是发音不同而己。Schott、拉德洛夫、白鸟库吉、刘义棠等学者亦持此说，②但韩儒林 

教授则认为：“突厥 ‘可汗’有大小之别。最高元首日 ‘可汗’(qaohan)，又称 ‘大可汗’。‘可 

汗’可分封其子弟为若干 ‘小可汗’。突厥文 《暾欲谷碑》第一碑西面第二行第三行之 ‘汗’ 

(qan)，当即吾国史籍中之 ‘小可汗’也。”@即认为q an为 “大可汗”，qan为 “小可汗”。其 

实，qaT~'an与qan (Xan)在称名指谓上并无区别，“大可汗”、“小可汗”仅是其地位高低、权 

力大小的不同而已。正为此，杜佑 《通典 ·突厥上》才有 “亦有可汗位在叶护下，或有居家 

大姓相呼为 ‘遗可汗’( qa~an)者，突厥呼 ‘屋’为 ‘遗’(巧)，言 ‘屋可汗’也”@之谓。 

从时间先后看，qa~an要早于qan；qa~an、qan要早于Xaqan、Xan。qaganj]-~是在 Xa>a=>a 

音变规律~q／s'>X音变规律的交互作用下演变为Xaqan、Xam和Xan的。可证明这一演变进程的 

是，在 《阙特勤碑》、《蕊伽可汗碑》、《九姓回鹘可汗碑》、《英武威远毗伽可汗碑》等碑铭中， 

0 [唐]杜佑 《通典 ·蠕蠕传》注称： “可汗之号始于此。” 

0 刘义棠： 《维吾尔研究》，正中书局1975年版，第1l0—113页。 

0 韩儒林： 《突厥官号考释》， 《中国文化研究所集刊》1940年第l卷第l期。 
。 通常认为，8世纪前后突厥语尚无方言之别，故而将“遗”视为突厥语eb／ev的音译，实则有误。‘j音化” 

形式为乌古斯语、克普恰克语以及回鹘语等方言所特有，该词显然为巧的对音。有关古代突厥语方言问题， 

请参阅拙作 《古代突厥语方言研究》一文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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突厥语历史音变的五条基本规律 

对突厥、回鹘的君主及唐朝的皇帝均作qalfaJ1而无qaJ1；在撰写于 692年的默棘连可汗碑中既 

出现了q aJ1，又出现了qan：在叶尼塞碑铭中则仅见qaJ1而无q a|1。①《传说》中的若干词 

语都保留了长元音形式。《词典》中亦保留有长元音现象，但 《传说》中的长音词在 《词典》 

乃至维吾尔语中均已变为短音 (短元音)。例如： 

《传说》 《词典》 维吾尔语 汉 义 

qa~arluq I．618：qarluq qarluq 葛逻禄 

qa~af／r I．471：qaf／r qeffirCZeff／r 骡子 

taKalll III．214：tam tam 墙 

qaKan III．215：Xaqan Xaqan 可汗 

qatar III．203：qar qar 雪 

yyt- II．460：jit．- yt- 丢失 

《传说》作于763年之前，②保留的长音词较多；《词典》作于 1l世纪，保留的长音词则 

较少；维吾尔语中则干脆全为短音。正符合突厥语长元音向短元音演化的历史发展规律。值 

得注意的是，Xan“汗”在土瓦语中至今仍保留着长元音形式— —lx锄 ，正好可为上文所论提 

供一个论据支持。由于q／ X音变规律以及 a)ca>a》a音变规律在不同部落方言中的表现并 

不是同步的，具有不平衡性，因而qa~an--词在演变进程中也就自然呈现出不同的变体形式。 

其演变进程为：(一)q an>xaqaJ1：(二)qar~an>qam>qan>Xan。 

长期以来，学术界对突厥语长元音现象的认识，始终存在着分歧。约略有 “第一性长元 

音 (原始长元音)说”和 “第二性长音 (派生长元音)说”等两种观点。鉴于突厥语语音历 

史发展进程中始终都存在着~r>b／v／w／j>脱落、m／b／p>、Ⅳ>脱落、O>v／w／j>脱落、q／~c>X>脱落、 

ar~a／aXa>a：>a：和．r音的脱落等五条基本规律，这五条基本规律在古代突厥语诸方言和诸现代语 

言中的发展具有不平衡性，笔者赞成 “第二性长音说”的观点。 

综上所论，突厥语语音历史发展进程中始终都存在着~r>b／v／w／j>脱落、m／b／p>w>脱落、 

g>v／w／j>~脱落、qhc>X>脱落、卸 a)ca>a》a这五条基本规律。它们在古代突厥语诸部落方言和 

地域方言的历史发展进程中所具有的不平衡性，是导致古代突厥语分化、发展为诸多现代语 

言的一个重要原因。 

A~bstract 

In this paper，five sound change laws in an cient Turkic languages ale introduced．They ale 

~r>b／v／w／j>$、rn／b／p>v／w／f>．O、g>v／w／j>~、q／ ．x> 、ana／a~a>a：>a．The auther holds that different 

features in an cient Turkic languages have remained as those of modern languages． 

(通讯地址：830011 新疆 乌鲁木齐市新疆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) 

。 刘义棠： 《维吾尔研究》，第110页。 
。 详见拙作 《古代回鹘文史诗 (乌古斯可汗的传说)有关问题考辨》， 《新疆文物》2oo4年第1期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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